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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兹———格兹”，怪声愈来愈响，简直揪
心。罗全布正想找轮机长问问机舱情况。“船
长!”瘦小的轮机长朱海根惊慌地从机舱间爬
上来，喊叫着，“机舱间进水啦！”
“快用抽水泵抽呀。”罗全布也喊叫。

“不行! ”轮机长挥舞双手，急促地说，“进水
速度太快了，一瞬间半个机舱进了
水。主、副机和发电机用不了多久
就会全部淹没。船壳裂缝一定很
大，根本止不住呀。”轮机长几乎要
哭出来。
“船长，不好，三舱、四舱都进水

了。”木匠慌张地前来报告，“速度快
极了。”
输了，输了，作为赌徒的他彻底

输了。头顶上那柄用马鬃吊悬的利
剑终于落了下来。罗全布在心里哀
叹。“报务员，快发 "#"! ”他大声喊
叫。“是! ”报务员刚发出一个 "$"，
呼% 好像一阵狂风吹灭残烛，船上的
电灯一下全都熄灭。“罗马人”融入
印度洋黏稠的黑暗中。
黑暗让恐怖更恐怖。尽管如此，

罗全布没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大家别
慌、别慌，”他吼叫，“执行救生部署。”
“轰隆隆!”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漆黑的

夜空，照亮了可怜的“罗马人”。船已大角度倾
斜。随即一个惊天动地的炸雷，吓得人们魂不
附体。紧接着，是更大、更猛烈的轰然一声巨
响，那声音超过雷鸣、压过海浪，似火山喷发，
似深海海啸。
“啊!船断了!”随着船员们撕心裂肺的尖

叫，在昏暗中他看到巨大、&'()*吨的“罗马
人”，竟像一根脆麻花似的断成两截，船首高
高翘起，指向幽暗的夜空。接着“哗———”激起
一股十几层楼高的水柱，船随之坠入深渊，不
见踪影。
“阿欣，老朱，”罗全布问水手长和轮机

长，你们看到船上其他人没有+”“船断裂时我
看到大副、报务员还有一水小马、二水阿龙他
们被旋涡和水柱吸进了海里。”欣荣回忆，“就
像美国好莱坞恐怖片，那场景太可怕了。”“我
见二副和机舱间的电工、加油还有两个水手
上了一条救生艇。”朱海根回忆，“可艇放到一

半，钢丝绳断裂，艇翻了，人都甩到了海里。”
是的，全船 ,-个人，除在座的 .人，看来无一
生还。唉，完了，全完啦。罗全布不禁悲从中
来。欣荣和朱海根也深感悲哀。
“唉，倒霉。”蜷缩的水波忽然轻声叹了

口气。水波的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是小学教
师，家境贫困，含辛茹苦，将水波养大。水波

自幼聪慧好学，四年前以优异成绩从
外语学院毕业。她主修英语，还自学
了法语和日语。生逢其时，外语吃香，
她相信凭借良好的外语、聪慧的头
脑、加上天生丽质，在这诡异、风云变
幻的生活海洋里，她定能跳出父辈的
苦海，挣个好前程。她进了“好运来”
公司，果不其然，老板辛运被她的外
貌和才华吸引。头一年她只是办事
员，第二年就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兼
总经理助理。辛运向她示好，追求
她。辛运年近 /)，比她大将近 ,)岁，
而且有妻室子女。同这样的男人恋
爱实在没劲，但是，她没有任何背景
和靠山，往上蹿只有借助跳板，辛运
是现成、而且是最好的一块。这家伙
虽然其貌不扬，但人极聪明，短短 ,)

年，从航运公司一个穷办事员，混成数亿身
价的大老板。他身上有不少值得自己借鉴的
东西。她知道男人的目的和需求。她不拒绝，
但也不让他轻易得手，若即若离，弄得辛运
心痒痒的。

这次辛运派她配合罗全布接“罗马
人”。她的任务是弄到一张一次性适航证，
对她来说轻车熟路。她拿着船长罗全布签
字的申请书，找到当地船检局，扔了一万美
元，很快搞定。弄好后她本可以飞回国，但辛
运让她跟船一起返回，万一有事好帮着照
应。她喜欢海洋，可没真正航过海，尤其是远
洋。这次“罗马人”要经过黑海、爱琴海、地中
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这些海洋在
地理书上她读到过，有种说不出的向往。如
今有机会亲历其中，航行一次也好。她袅袅
婷婷踏上“罗马人”甲板，船长将船上最好的
房间给她住。她知道“罗马人”是报废船，可
心想虽说破些，可这么大一条钢铁巨轮，在
海上跑跑应该没问题，想不到竟如此不堪一
击，拦腰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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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 捷

! ! ! ! ! ! #"把她的人生推向不同的方向

创办芦洲文史工作室的杨莲福，个人搜
集了多达六七十张邓丽君的各种版本唱片
和照片，一直在做乡土文化教育的他认为，
邓丽君不仅是芦洲小学的杰出校友，也是
“芦洲之光”，她虽然很早就离开芦洲，却总
是惦念着这片土地，津津乐道于自己清贫的
童年生活，从不以家贫为羞，也不以勤学为
苦，日后不论多红，生活始终非常检点，很值
得给后代学子做榜样。因此在芦洲小学庆祝
百年校庆的那一年，还特地辟出一间教室，
展览她的奖座奖牌，唱片、海报和照片等文
物，纪念这位可爱的“学姊校友”；也让芦洲
小学成为一个歌迷溯源必访的参观景点。

小学毕业，邓丽君并没有考上理想的公
立学校，反而考上很不容易考进去的私立金
陵女中。课业压力是她生活中较难应付的关
卡，但是她所显露的歌唱天分和莫大兴趣却
在这时候一直把她的人生推向不同的方向。

01'.年，她参加广播电台举办的黄梅调
歌曲比赛，以一曲《访英台》获得冠军，一鸣
惊人，早就引起星探的瞩目；01'/年，她参加
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也以一曲
《采红菱》夺魁，她在小小年纪就让人惊艳地
展现出大将之风。“我们那时也不懂什么叫
做培养，”邓妈妈回忆这一路走来的水到渠
成，“孩子很喜欢嘛，也就不要摁着她的兴
趣，不让她发展。后来，我们知道正声广播公
司有在办歌唱训练班招生，就让她报名接受
正式的歌唱训练，琢磨一些歌唱技巧，那时
候其实也还小嘛！也是要陪着她上课、接她
回来啊！后来她以第一名的成绩结业，又得
了奖，增加了不少信心，从那时我就知道，这
个女孩她很清楚自己想要走的路子了，我们
大人是挡也挡不了、拉也拉不住啦！”

有些人认为，邓丽君是没有童年的，也
有人认为她太早慧老成。她自己倒不会这么
自怨自艾，童年生活有表演、有奖励、有行
旅、有玩乐，其实比我们这一代只有读书、读

书、考试、考试的生活来得多
彩多姿，只不过比别人少一些
玩耍的时光。她的儿时玩伴还
记得邓妈妈管她非常严，每次
找她出来玩，她都高兴得要
命，只可惜不一会儿就被邓妈

妈细细的嗓门叫回去写功课，真扫兴。
那个时代还没有完全去除省籍观念，全

班五十个学生里，只有一两个是从大陆过来
的外省子弟。不解事的孩子往往会成群结队
地骂眷村小孩是“外省仔猪”，外省人也会不
甘示弱地回骂台湾孩子是“猴囝仔”，同住眷
村的胡小姐就记得那时外省孩子经常挨本省
孩子的骂，男孩子多半捍卫领地以打架解决，
邓丽君却喜欢“文斗”而非武斗。她会领着大
伙儿唱歌谣、改编歌词去修理他们，歌词被改
成什么样儿，事隔太多年，谁也记不得了，但
是，她那时候的领袖魅力和对歌曲诠释的敏
锐、灵活，却让大家印象深刻。
唱归唱，骂归骂，小孩子们的友谊总是天

真无邪、吵过就忘的，邓丽君在班上的人缘格
外好，对户外运动很拿手的她，跳房子、跳五
关、跳橡皮筋、跳土风舞等总是很有细胞，她
一下子就融入了本省族群，台语朗朗上口，客
家话也会一点，这在小学“族群融和”所造成
的影响，对她唱闽南语歌的咬字清楚、准确，
可说获益多多。外省人、本省人的战争，常让
她小小的心灵有所疑惑，大家都是中国人，为
什么要分彼此？
她问过家人，问过老师，在她心中始终相

信同胞之爱应该无界限，在她心中从没有省
籍情结。

老师们苦口婆心的劝说，在她心中萌
芽。是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族群应该团
结不分彼此，要破除不和的迷思，先要融入
对方，打成一片，才能在这个族群中发展，
语言的隔阂是不能交融的一大障碍，自此
之后，她的语言天分便发挥无遗，闽南、客
家、广东话总是一学就会，是聪明，也是有
心。邓丽君一直强调：“中国人没有省籍的
分别，只有政治制度的不同，大家都是一家
人！”大陆，是她的原乡；台湾，是她的故乡。
回到大陆自由自在地亲自唱歌给爱她的同胞
听，这始终是她的心头大愿，只是，这个梦，再
也无法圆了。


